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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由城乡居民各部门主导、民众广泛参与的政治管理方案在委内瑞拉出现并巩固，这有利于

国家法律框架和政治行为体的转型。该现象始于1999年查韦斯就任总统，主要因起草新宪

法而得到推动。这一里程碑在该国历史上标志着国家粮农模式改革阶段的开始，该模式延

续了一个世纪以来由石油收入决定的政策。

二十年来，农业经历了动荡转型，其中不乏紧张、矛盾和阻力，因此有必要反思一些值得关

注的挑战。显然，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具有技术和文化主权的可持续粮食生产体系。从这

个意义上说，下文介绍了需要考虑的三个基本挑战：委内瑞拉农业近代史中暗含的程序惰

性及其在科学—工业模式中的影响；该国在一个世纪的石油文化之后的人口结构;全球、地

区和地方生态系统条件不可否认的转变将决定该国农业生产的真正潜力。这三个方面并不

是粮农主权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但从公共政策和民众参与来看，它们是近期需要理解和考

虑的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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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1：石油文化

石油开采和商业化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在委内瑞拉始于20世纪20年代。在此

之前，委内瑞拉经济主要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几十年间，社会在石油财富的作用下，遵循因

之而来的进步和现代化模式，围绕城市进行了重组。农业活动急剧下降，农民的生产方式

和殖民地庄园模式被美国在20世纪中叶推行的农工业模式所取代。这一现象带来了巨大变

化，例如：1）粮食进口政策和资本密集型农业实践占主导地位；2）农民从农村向城市和油田

大规模迁移；3）创建农学院，旨在为机械化农业和工业化食品加工培训人才； 4）巩固以庄

园农业时期的旧地主为基础的农工业城市小资产阶级。委内瑞拉农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进

行全面变革，尤其是在学术和政府机构中将传统食品生产和消费形式抛在一边，使城市人

口回归农业和农村生活：这种现象被称为石油文化（Quintero, 1972）。

货币通胀、引进国外技术、以及私人资本和国家官僚机构相结合使粮食分配不再依赖于国

内农业生产。随着时间推移，一个由石油收入大力补贴的中等规模农工业部门将与非常有

限且边缘化的农业活动并存（Herrera等，2017）。该国将转而依赖粮食进口。

农工业模式有利于新式农业活动。这种活动技术性与依赖性并存，并由中大型土地所有者

组成。对于农民来说，生产效率不高或不被市场青睐的土地会被降级。在土地分配方面，

20世纪末，大地主占土地所有者总数的5%，拥有 75% 的土地；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农

民只拥有 6%的土地（Purcell，2017年）。

从那时起，对石油的依赖就成为该国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特点，甚至引发了内忧外患。

因此，粮食安全以及最近的粮食主权一直成为国家政治叙事中反复出现的议题。

挑战2：国家当前的人口结构

委内瑞拉与乌拉圭和阿根廷一样，是南美洲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主要缘于上世纪的

国内移民，这是资本在少数城市积累和流通的结果，也是农村缺乏经济动力的结果。如今，

仅5座城市就集中了约34%的全国人口，而居民超10万人的城镇覆盖了总人口的81%。

该国人口约3000万，主要分布在水资源匮乏且粮食主权水平较低的加勒比海沿岸，更容易

受到气候不确定性和影响粮食系统（生产、进口和分销）的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该国人

口密度较低地区河网水流量大，面积约3000万公顷的最优质土壤分布在山区斜坡和奥里

诺科平原上。其中，60%以上适合粗放型畜牧业，约有 700 万公顷适宜蔬菜种植，其中一

半面积用来种植机械化作物（玉米、水稻、高粱、豆类和棉花）。农业生产从业人口不到 5%
，整个农工部门估计仅占 14%。

小农农业虽然因与小生产者相似而难以界定，但据估计，其从业人数在60万到90万之间，

且将是唯一可以拥有完全粮食主权的类别。另一方面，特别是在过去十年，城市农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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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蓬勃发展。其范围从一些必需品和短周期产品的生产发展到包括小型畜牧业、温室大

棚和当地市场在内的高度组织化生产活动（Alban等，2017 ）。这些数据表明，委内瑞拉的

粮食生产主要与谷物、豆类和动物蛋白相关的私营农工部门和与园艺和水果作物等相关的

农民和小生产者有关，且粮食短缺通常通过进口来弥补。同样，数据也明确显示该国绝大

多数人口不仅不从事粮食生产，且距主要粮食生产点甚远。这揭示了为什么在该国近年的

政局中，粮食已成为政府与国内私营工业部门之间关系紧张或与外国发生利益冲突的因素

：两种情况都印证了粮食脆弱性较为严重。

挑战3：地球正在迅速变化

除了石油文化和城市人口过多造成的紧张政治局势之外，另一个实现粮食主权过程中面临

挑战是全球环境危机。这一现象有时被称为气候变化或气候危机，但其影响范围远超气候

范畴：它涵盖土壤、水循环、海洋生物、生物多样性减少以及地球氮磷循环失衡或破坏等复

杂方面（Herrera等，2018）。这正使地球生存条件产生令人震惊的变化，必须指出，农业只

不过是一个经过改造的生态系统，目的是在选定条件下不断维持自身。因此，农业与地球生

物化学循环的动态交织不可避免，任何忽视这一现实的企图都不负责任。

从生态角度看，Rockström 等人（2009）撰写的论文《人类安全运行空间》 或许是揭示当

下地球环境危机深度的论文之一。这篇综述展示了当代人类活动如何深刻影响地球生态系

统，以至于我们已经开始逾越其中一些系统的可接受极限，即阈值。由于其清晰反映了危

机规模，此方法在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基础是，地球正在出现过去一万年都不曾出现

过的全新生物物理条件，而突破这些阈值将产生与人类整个历史经历相左的变化，并对人

类农业和定居产生更大影响。这会让我们陷入地球生态未知数，淡水、沃土、渔业、授粉昆

虫等曾经丰富的生命之源都将枯竭。作者认为，我们已经逾越生物物理子系统的极限，其后

果难以预料，可能导致物种灭绝、全球氮磷循环失衡。同样，我们也愈发接近淡水获取、土

地利用、海洋酸化和气候变化等方面的极限。

毫无疑问，生活条件恶化将加剧局部冲突、资源强占和大规模移民，而其影响才刚刚开始纳

入考虑（UNCCD, 2017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正面临迫在眉睫的全球环境危机。其规模令

人震惊，后果难以预测。因此，要实现促进粮食主权的替代方案，就必须深刻理解此现象的

根源。就委内瑞拉而言，在阐明根源前应当认识到其过往农业政策所致惰性以及国家愿景

对其人口结构的影响

政治和伦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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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国家农业政策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合理性和责任，一个必要的替代方案是将任何有关

农业食品的方案、项目、国际协定或国家计划从可持续性和主权两方面筛选。此双重筛选

适用于与强调农业模式变革潜力的内外部多方对话，它将在21世纪进行一场带有许多过去

象征意义的讨论。而在当下的地球生态时代，这些象征意义已逐渐不合时宜。

不评估可持续性（通过指标的应用和解释）的风险在于忽视农业生态系统的社会生态能

力。这种疏忽可能会产生中长期影响，如粮食减产、地区性贫困或移民现象加剧、水资源

或沃土稀缺引发的局势紧张等。此外，还可能错失制定农业食品系统规划的机会。该体系能

识别农工业模式失误并同时为生态系统变化做好准备。

毫无疑问，地球环境危机的严重性并未被大多数人理解或接受。否则，公共政策和发展计划

就会朝着其他方向制定。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因为从本质上说，这一制度是从对自

然的非理性剥削中发展起来的。全球资本主义决定了全球环境危机。因此，面对资本主义的

崩溃，期望从其内部提出解决环境危机的可行替代方案是一种战术性错误，其后果难以预

料。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可参照案例，但我们有更多选择：我们拥有丰富的参照系和多种

备选方案。传统形式、习俗、集体记忆、身份认同、宇宙观，在全新的危机面前显得弥足珍

贵。它们与农业生态混合体（科学思维——农民思维）相结合，在理性上比企业和技术科

学提供的方案更加协调连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城乡人口比例失衡在委内瑞拉仍待解

决。

另一方面，加强全球和地方农业食品模式的可持续性不仅合理，更迫在眉睫。有大量证据表

明，生态学作为资本主义的环境表现（Herrera等，2018），是对抗发展模式及当前新自由

主义（Rockström等，2009）堡垒的少数空间之一。不能再娓娓道来、空洞无物、纸上谈兵

了；必须在民众参与下对其进行展示、测试、衡量和评估。本文建议使用社会生态复原力、

生命周期评估（与农业食品有关）或生态足迹等工具。这些工具可以为可持续性等范围甚广

但很少呈现或量化的变量提供量化参考。

最后，必须假定国内政治和认知方面的紧张局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停止。需要意愿更

强和更多认识地球环境状况，以及广泛且民主的辩论，才能走上彻底变革之路。国家必须对

这一历史时刻有连贯认知。委内瑞拉境内外的经济体系正在崩溃，而经济体系中的强势方

对领土的争夺促使我们加强社会基础并使社会成员能够直接获得生存条件。这正是水、土

壤、种子、政治组织和信息起决定性作用之时。政治组织和对历史关头的认识是渴望实现

粮食主权的民众之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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